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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湖爆炸案将来是要翻

盘的！”一年前，湖南省公安
厅刑警总队总队长孙湘隆说。

一年后，这个案子果然翻
了过来：今年2月17日，被湖南
郴州市检察院以存疑不起诉放
掉的爆炸杀人嫌疑人周龙斌成
了公安部A级通缉犯，涉嫌贪

污受贿、枉法放人的郴州市检
察院第一副检察长陈瑶云潜逃
后于3月中旬被捕。2月16日，另
一副检察长徐望实被捕，在此
案中涉嫌介绍贿赂的郴州“大
牌”律师黑子林同日被捕。

由于这起命案受到原郴

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操控，
2004年9月被抓获的大矿主周
龙斌，在2005年11月又被郴
州市检察院以不起诉的方式
释放。但随着郴州市委书记李
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先后被
抓，尤其是去年底两案全面进

入司法程序，这起被称为天湖
爆炸案的命案盖子也终被掀
开了：今年1月底，湖南省委高
层对天湖爆炸案作出复查批
示。2月2日，湖南省检察院向
郴州市检察院发出《纠正案件
错误通知书》，认为周龙斌等

人涉嫌以爆炸方式故意杀人，
基本犯罪事实存在。

在李大伦、曾锦春联手遮
天的时日，郴州百余官员被牵
涉其中，或为保位，或为升官，
或者同流合污。曾在天湖爆炸
案中坚定反对曾锦春等人操纵

的一位郴州市公安局老局长，
也开始被郴州人屡屡提及。他
和李大伦、曾锦春的长期抗争，
在李、曾联手遮天的郴州官场
里被看成是奇迹。

这位公安局长，就是现任
湖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

长、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局长
的孙湘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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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湘隆1997年从邵阳调

任郴州市公安局局长，两年后
李大伦才从湖南省农委调任
郴州市委书记。据了解，李大

伦和孙湘隆刚从外地调来时，
家属都没来，所以逢年过节两

人还在一起吃饭。但随着后来
李大伦插手城建和地产的腐败
后，孙湘隆就与他分道扬镳了。
“我得罪李大伦，就是从

调查他情妇的地产项目开始
的。”孙湘隆告诉记者。

李大伦的这名情妇，通过

李大伦之手把郴州的一块公
共性质用地转为商业用地，建
造商品房。她计划通过转手这
个房地产审批项目获利500万
元。她和几个人虚假注资了一
家名叫盛行地产的开发公司，
欲以地块作抵押向银行融资，

进行空手套白狼式的房产开
发。但这个项目在运作不久后
就资金链断裂，这家公司的数
名股东潜逃。

郴州警方刚抓了这几名
商人，李大伦就打电话给孙湘
隆：“把人放了，事情摆平就

行了。”孙湘隆回忆：“我不想
枉法，所以在电话里答复他这
几个嫌疑人检察院已经批捕，
不好随便放人。”

放人的要求被顶回来后，
李大伦就提议市委组织部把
孙湘隆提拔为市委政法委常

务副书记，但又把他从公安局
党组书记降为党组副书记，另
提一名副局长担任党组书记，
以此架空孙的权力。闻讯后，
孙湘隆直接跑到李大伦的办
公室，“大伦同志，你这个做

法是要不得的。老子就是老
子，儿子就是儿子。政法委的

副书记到了公安局里反而变
成党组副书记，做老子的怎么
反而做成了儿子？”
“李大伦根本没想到一个

小公安局长敢这样跟他说
话。”孙湘隆回忆起这段经历
时笑了，“我当时告诉他，你

可以免掉我的局长职位，但我
知道他免不掉，因为任免一个
地级市公安局局长必须要经
过省公安厅。我还说，你有市
委书记的权力，我有一个党员
向省级机关反映你问题的权
利。他可能害怕这一点。”

孙湘隆说完后，李大伦出
乎意料地当面给市委组织部
打电话：“孙湘隆的人事安排
就撤销算了。”

此事使李大伦必欲除孙
湘隆而后快。他和当时郴州市
人大常委会一负责人联手，准

备通过人大评议的 “合法程
序” 评议掉孙湘隆的局长之
职。这次评议调查了100多名
各级干部。结果出乎李大伦意
料，32位人大常委，有31位对
孙湘隆投了优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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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湘隆的这种性格也很快

得罪了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
曾锦春通过滥用“双规”

手段，威慑不听他意旨的矿老
板和政府干部，插手人事安

排，分肥矿山利益，纵容黑社
会，引起广泛民怨，以致他在

去年9月19日被“双规”后，郴
州市民举城狂欢。

孙湘隆开罪曾锦春就始
于不同意曾锦春提拔他的女
婿雷军。早先雷军只是一名售
票员，后曾锦春把雷军安排进
了郴州市苏仙派出所。孙湘隆

赴任后，曾锦春要求他提拔雷
军。“雷军这人德性很差，我
认为提拔这样的人会打击其
他干部的积极性。”孙湘隆拒
绝了曾的要求。

曾锦春就 “曲线救国”，
他先把雷军调到郴州下属的

资兴市任公安局副局长，然后
又把他调到宜章县公安局任
政委，过了一阵子就把他提拔
为局长。“他在提拔雷军方面
完全避开了我。”孙湘隆说。

但他们还是很快正面交
上了火。郴州市公安局下属的

经税支队接到举报，有矿主偷
税40余万，一查是曾锦春亲戚
开的矿。曾锦春致电孙湘隆要
求放人，孙不同意。孙湘隆回
忆，曾的亲戚想塞他2万元钱，
他当面拒绝了。

孙湘隆自认不贪不色，根

本没把柄可让曾锦春抓。但办
这起税案的副支队长陈正民却
被曾锦春“双规”了20多天。
孙湘隆找到时任市委书记的李
大伦说：“这是曾锦春对公安
干警明目张胆的报复。如果陈

正民不放出来，我这个公安局
局长哪怕不当了也要和曾锦春

干到底。”李大伦担心事情闹
大，就催促曾锦春第二天放人。

这一次尽管又胜了，但孙
湘隆对李大伦、曾锦春已忍到
极点。2003年6月26日，他决
定以辞职来表达愤怒和不合
作。出乎孙湘隆意料，时任湖

南省委常委的公安厅厅长周
本顺(现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
长)赏识孙的正直，把他调到
省公安厅任助理巡视员。

没有人想到，他在临走之
际还要卷入与曾锦春集团更凶
险的一场斗争，甚至差点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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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孙湘隆卷进来的就是

天湖爆炸案。本案发生于2003
年12月23日上午，此前数月公
安厅已决定把他调任到省厅。
但由于正式辞去局长尚需郴
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所以他
还要履行局长的职责。

案发9个月后的破案结果

表明，此案其实是由郴州市政
协委员、三十六湾的大矿主周
龙斌策划的爆炸杀人案。

受害者周兵元为周龙斌
的同村人、临武县政协委员，
也是三十六湾的大矿主。记者
调查得知，这两家在三十六湾

是最有势力的矿主，也是争夺
矿山利益最相互仇视的矿主。

案件知情者透露，2003年
天湖爆炸案案发前，周龙斌抓
到了想在他车下安装炸药包
的周继平。周继平声称是自己
想炸死周龙斌，与他人无涉，

他因故意杀人未遂被判了刑。
但周龙斌认为，周继平和周兵
元关系亲密，是受了他指使。
所以周龙斌也要对周兵元痛
下杀手。

记者调查得知，曾锦春就
曾是三十六湾最重要的权力

背景。周龙斌靠矿山结交上了
曾锦春。

这就是孙湘隆要调查的
周龙斌，曾锦春利益集团里的
重要盟友。
“其实再过两天，我的辞

职申请就要在郴州人大常委
会通过了。”孙湘隆回忆。但

他还是准备去临武县公安局
部署调查破案工作。“我记得
很清楚，在车过宜章县和临武
县交界时，这辆性能很好的奥
迪车方向盘忽然打滑”，具体
原因至今未明。曾多次到医院
看望他的何怀贤记得，孙湘隆

的肺部伤得也很严重，高烧不
退，伤势略好后就匆匆出院。另
有一位知情者解释，孙湘隆之
所以要匆匆离开郴州，是因为
他担心一些与他斗争过的腐
败集团会对他下黑手。这在郴
州早有先例，天湖爆炸案发生

几天后，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
肖鹏金在同城的宾馆被杀害。
由于孙湘隆匆忙出院，2004年
他赴任公安厅后旧伤复发，抽
掉脑伤溢血后才保住一命。此
后他暂时离开了此案。

2004年9月11日，周龙斌

归案。周兵元家属提供给记者
的资料显示，周龙斌很快动用
起曾锦春的关系，他被转押到
宜章看守所。这是由曾锦春的
女婿、时任宜章公安局局长的
雷军控制的地方。湖南省检察
院日前的通报揭开了这次运

作的轮廓：周龙斌被抓后，周
龙斌的弟弟周龙学一次性支付
周龙斌的法律顾问黑子林700
万元现金，要求律师摆平此事。
两名副检察长共收300万元，
打通其他关系花了300万元。
黑子林自己留下了100万元。

事后，周龙斌又通过律师给了
两名副检察长数额不等的好处
费。日前，专案组从郴州市检察
院副检察长徐望实及常务副检
察长陈瑶云家搜出价值千万元
的现金及财物。

孙湘隆早在曾锦春被抓

前就认为是“曾锦春从中做了
手脚”。现在，曾锦春专案组
的部分工作人员已参与到天
湖爆炸案的调查中。孙湘隆告
诉记者：“我已经是58岁的人
了，不可能升官了，做什么事
都是求良心的安稳，尽做人的
本分而已。”

H!IJKL"

MNOP

"$#%

Q

奇怪电话最早是从1987

年打来的。宋先生的妻子董女
士告诉记者：“那时电话还不
普及，我们公司的传达室有一
部。有一次，传达室的人说有
电话找我。可是等我拿起电话
时，那头没有声音。后来，又有
几次，都是不说话或者是电话

忙音。”刚开始，董女士对这
些电话没有在意。随后，董女
士工作调动到公司的设备科，
在这里她又接到专门找她的
怪电话。这一次，一个陌生女
子的骂声从电话里传来，董女

士被吓坏了。她没有想到，这
仅仅才是开始。

1989年，董女士和单位同
事宋先生结婚。1992年，宋先
生在工作单位的表现受到领
导的赏识，被派往日本留学。
在这期间，董女士又在单位接
到电话。“我是小宋在日本的
女友……”董女士惊呆了。这

样的电话又打过几次之后，将
信将疑的董女士给丈夫写信，
含蓄地询问他在日本有没有
女同学？夫妻间的猜忌由此产
生。第二年，宋先生回国，这样
的怪异电话仍然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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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宋先生夫妻的工

作地点都有了变化，家里也安
装了电话。董女士的工作单位
搬到了通州，宋先生调到潘家
园的一家家具店做负责人。没
想到骚扰电话也跟着打进了
新单位和家里。宋先生说，从
1996年开始，骚扰电话就在他

们夫妻双方的单位和家里掀
起轩然大波。
“在电话里，还是那个陌

生女子的声音。她在电话中对
我的同事说，我与我们单位的
女经理有不正当关系。”宋先
生说，只要同事接电话，那个

女子就散布他的绯闻。“女经
理比我大十多岁，当时已经48
岁了，这怎么可能？”可是，骚
扰电话却一如既往，最多的时
候一天要打几十次。

同样，董女士的单位也开
始传出流言，流言的起因也是

骚扰电话。董女士的一个女同
事接到电话，对方突然说：
“董××与你们单位的厂长、
李主任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董××勾引他们，挑拨你们领
导夫妻关系，还让我给你们打
电话骂你们……”如果是董女

士自己接的电话，那女人便会
对她讲述宋先生有外遇。每次
接到电话，董女士都大哭不止。

宋先生说，神秘骚扰电话
一事在两个单位闹得沸沸扬
扬，尽人皆知。众口铄金，积毁
销骨，渐渐地，他感觉到同事

带有异样的眼光。而做会计工
作的董女士在一次接听骚扰
电话以后，将账目弄错，单位
的同事因此没有拿到当月的
工资，她在单位也难以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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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报警，都是

为了孩子。”宋先生说。事态
越来越严重，夫妻俩也经常为
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争吵不
止，互相猜忌对方在外面有第
三者，有时还动手摔东西，弄
得家里、单位鸡犬不宁。而最
无辜的受害者就是宋先生的

女儿。“有一次，女儿在屋外
面哭，被邻居看到。邻居问孩
子为什么哭，孩子说：‘有个
女人打电话骂爸爸妈妈，骂得
特别难听，我害怕，不敢在家
里呆着。”宋先生说，“女儿从

来不说在家里接到陌生人电
话的事情，但有时候会突然激

动地质问父母：‘你们在外面
都干了什么？’我就是从这些
情况推测孩子早就接到过这
女人的电话，而且这女人肯定
和孩子也说了很多。”

1998年，宋氏夫妇年仅8
岁的女儿独自在家时，又接到

陌生女子的电话。这一次，陌
生女子说她是保险公司的人，
从孩子口中套出了他们的家
庭地址。宋氏夫妇这一次决定
到派出所报案。
“当时看到所有人的目光

里都充满鄙夷！”2000年，宋

先生实在无法忍受单位的流
言而毅然辞去了工作。2001
年，在账目上接连出错的董女
士也被迫下岗。本来令人羡慕
的家庭面临种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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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劝我换电话，

我不换。我要找到那个女人。
她已经把我们全都毁了。”董
女士咬着牙，噙着眼泪说道。

双双失去工作，仅靠微薄
的基本生活费和打零工过日子
的宋氏夫妇踏上了一条寻找骚
扰电话来源的不归路。早在

1999年，宋先生就在自己家里
安装了当时非常先进的“电话
伴侣”，将骚扰电话录制了下
来。2000年，北京地区开通了
来电显示业务，为宋氏夫妇寻
找这个陌生女人提供了线索。

从2000年开始，宋氏夫妇
就全家齐动员，一旦接听到骚

扰电话就四处寻找该电话号
码所在的地区。“后来我们发
现，骚扰电话几乎都来自公用
电话。有时候是从小卖部的公
用电话那里打来的，有时候是
从IC卡电话亭打来的，只有个
别时间是从私人电话打来

的。”宋先生说，只要接到电
话，他们一家就骑着自行车到
这个电话所在的地区到处找
公用电话。用自己的手机拨打
刚才来过的电话号码，看看公
用电话响不响。如果不响，就
继续找下一家，如果响就会将

这个电话记下来。
从2000年到2005年，宋

先生一家一共找到了近30个
给他家打过骚扰电话的公用
电话，这些电话集中在北小
街、东直门和东单、王府井一
带。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先生

还 总 结 出 骚 扰 电 话 的 规
律———“双休日、五一、十一、
春节，骚扰电话肯定会来，跟
拜年似的。而且每到孩子考试
都会打来，我女儿中考前，每
天都能接到骚扰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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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13日，神秘女

子用王府井大街上的一个公用
电话拨打了宋氏夫妇家的电
话。5月20日，宋家的电话再次
响起，来电显示仍然是那个电
话号码。那个公用电话亭靠近

一家非常大的商场，正好在一
个针孔摄像头的监视范围之

内！“我们马上与商场联系，恳
求人家让我们看监控录像。”
可商场说监控录像只有警方才
能调取。宋先生再次报警。

不久，警察告诉宋先生：
“人已经找到了。”警察描述，
录像里的女人穿着这家商场

的工服，戴着胸牌，明显是商
场的职工。

2006年5月26日，宋家的
电话再次响起。董女士一接电
话就听到对方的声音：“小
董，是我，那些电话是我打
的。”董女士的头被震蒙了，

20年的电话之谜终于揭开了。
打电话的神秘女子居然是自
己的一个熟人———王燕 (化
名)。王燕与董女士以前住在
一条胡同里，街坊之间关系很
好。与董女士一起从小玩到大
的邻家一男孩，成年后娶了王

燕为妻。“我和她见过面，也
有点头之交，从没有过节，她
为什么这样害我呢？”王燕始
终没有亲口解释过这个问题。

谁知，王燕被鉴定患有精
神病。董女士说，自从得知骚
扰电话的始作俑者不承担刑

事责任，王燕一家便没有再提
到赔偿一事。这种做法令他们
一家非常难过。目前，宋先生
和董女士已经向东城区法院
递交民事赔偿诉状，索赔18万
元。该案已经在东城区法院立
案。 H!no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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